調氣脈對應的禪定層次

前言


目前並未有人這麼說，所以能找到的資料很有限。以下所說只試著整理，還非定論。

今天其實是不預定開示的，但那天有人問了一個問題，我當時沒有回答。問什麼問題呢？調氣脈對應禪定的層次。

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離你們還太遠了，就算我說了，你們也難以意會。其次，目前能找到的文獻資料非常少，因為禪定的層次，大都不是從氣脈的角度去判定的。但這個問題，我以前就想過，故今天且以我所知道的一些資料及自己切身的體驗，作點整理。

但這還不是定論，所以各位聽聽，當參考就好了。

傳統的定義

初禪：離生喜樂地，謂比丘離欲、離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初禪具足住。具有尋、伺、喜、樂、心一境性等五支。

這是《雜阿含經》中的一段經文，主要是講到：初禪是離欲。離什麼欲呢？在欲界有三種欲：食欲、淫欲、睡眠欲。

「離惡不善法」，惡不善法大概也是指比較粗重的妄想、雜念。

「有覺有觀」，有些書上是用「有尋有伺」，「覺觀」或「尋伺」，其實就我的定義來講，就是粗妄想與細妄想。粗妄想是我們作意去打的，故稱為「尋」。細妄想是它自己浮現出來的，乃稱為「伺」。所以，或有尋有伺，或無尋有伺，這都在初禪階段。

有些書上說，初禪具足五種功德：即尋、伺、喜、樂、心一境性。尋、伺與心一境性，大致都是從「心法」去界定的，不太看得出與「氣脈」有何關係！

二禪：
定生喜樂地，由定所產生之殊勝喜樂之境地。色界第二禪天屬此。攝內等淨、喜、樂、心一境性四支。內等淨謂二禪離初禪之尋伺塵濁之法，其內之信相明淨，亦即無尋無伺，無覺無觀。

「定生喜樂地」，由定所產生殊勝喜樂之境界。又說：攝內等淨、喜、樂、心一境性四支。內等淨，乃已到「無尋無伺」的境界。也就說，既沒有大妄想，也無小妄想。

但以我的看法，不可能沒有小妄想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還有喜樂！這是每個人對「妄想云何界定」的問題。但以我的界定，喜樂雖屬比較細微的妄想，但還是有妄想的。

這也看不太出跟「氣脈」有何關係。
三禪：
於此地，已離二禪天粗動之喜受，而心悅安靜住於勝妙之樂受。有樂、捨二受與之相應。

三禪，已離二禪天粗動之喜受。這裡卻說二禪的喜受，為粗動也。其實是粗或細，動或靜，都是看與哪個比較，才有差別。二禪比初禪前，為細、為靜。比三禪，則為粗、為動。

而心悅安靜住於勝妙之樂受；有樂、捨二受與之相應。

四禪：捨念清淨地，捨前前地之喜與前地之樂，而心達安靜平等（即捨）、自覺（即念）之清淨境地。

捨前前地之喜與前地之樂：前前地之喜是說初禪、二禪之喜。前地之樂，三禪沒有喜只有樂。既捨初禪、二禪之喜，又捨三禪的樂。

而心達安靜平等（即捨）、自覺（即念）之清淨境地。

從上所說，只有一個字，看起來跟氣脈較有關係。哪個字呢？樂。佛法裡說：有五受–苦、樂、憂、喜、捨。「苦、樂」主要是從身體的覺受去界定的。至於「憂、喜」，則為心裡情緒的覺受。

因只有三禪，才有樂受。故還難以去對應調氣脈的層次。

以清涼的程度，來界定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。

但在《雜阿含經》中，又有些經典，名字我忘掉了。卻說：初禪就像我們在大熱天中，去沖涼水一般，那當然是種清涼的覺受。至於三禪，則是像在大熱天中，跳入游泳池裡。故不只表層清涼，而是全身清涼透骨。二禪的清涼，則介於這兩者之間。

關於「清涼」的覺受，有打坐經驗的人就會比較切身。因為「清涼」是什麼境界？脈通的境界。

很多人禪坐，最初都是從「痛」入門的，不只腿痛，而是身上某些部位都會痛。最初是悶漲，然後刺痛。痛的時候，還隱隱覺得那邊：似水在滾，像火在燒。甚至去檢查，不管中醫或西醫，都會告訴你：發炎了，最好不要再坐。為什麼會覺得滾燙？或似有發炎的現象呢？

我們知道，在氣血間：氣屬陽，血屬陰。所以，在調脈的過程中，都是先調氣脈，再調血脈。所以，剛開始脈不通時，一定會先把氣漸集中在那個部位，準備衝刺。這時候，便感覺有發熱、悶脹的現象，如檢查也似有「發炎」的症狀。以正氣衝刺，故刺痛。不斷衝刺故，就不斷地刺痛。痛到最後，就像拿著錐刺一般。這時，唯有「忍」了。

待至忍無可忍時，突然覺得「鬆」了。「鬆」後，你發覺還在痛，但這痛跟前面的痛已不一樣，前面的痛是悶脹、刺痛，而這痛卻寬鬆、輕快，輕快到某種程度後，竟變成「清涼」矣！這「清涼」，有時是局部的，有時是近全身的。

所以，如就「清涼」的覺受而論，必跟氣脈的通暢有連帶關係也。
三禪為世間最樂的覺受，超越淫欲的樂受。

有些書上說：三禪為世間最樂的覺受。「最樂的覺受」當是指身體方面的樂受。對未有打坐經驗的人來講，世間最大的樂受就是男女的淫欲。而三禪的樂受，其已超過男女淫欲的樂受。故這裡就可推論，三禪所通的脈必是既深細，又周遍的。

四禪：
止出入息。

故從「清涼」的樂受，便肯定與氣脈的通暢，必有對應關係。

身中三寶：精、氣、血。

這對應關係以我的瞭解，大致是像中醫或道家所講的，人身上有三寶：精、氣、血。但是，為什麼又把精放在前面，氣血放在後面呢？

精或指食物的精華，或指內在的分泌。

中醫所講的「精」有兩種意思：第一、我們看這個「精」是米字旁，再加一個青。米字旁即是指我們的飲食入胃，被研磨後，到小腸而被吸收。被吸收者，即稱為「精華」。

這「精」，中醫說是先送到脾，然後再轉送全身四肢。

第二、以我的瞭解是指跟現在所謂的「內分泌腺」有關。在西醫的系統裡說，我們全身有八大內分泌腺，腦部有松果腺、喉部有甲狀腺、胸部有胸腺、腰有腎上腺、最下是生殖腺。這八大內分泌腺加起來，就是較內在、深沈的「精」。所以，生殖系統的「精」，還只是八大內分泌腺中的一環扣而已！甚至中醫謂：在骨與骨間有關節液，這些黏黏稠稠的液，也包括在「精」的範圍裡。

因此，在瑜伽的書上也講到：食物的精華入胃，稱為「汁」。汁生肉，肉生筋，筋生骨，骨生髓，髓再生精。精就是跟內分泌有關的脈。

就層次而言，應為氣、血、精，三層次的脈。

因此，就我個人的理解，初禪、二禪、三禪，乃對應於氣、血、精，三層次的脈。我們的脈，不只縱橫交錯，且從表到裡，有許多層次。

所謂打通氣脈，對一般人而言，最初先打通一個點。甚至，這個點以我的講法，還分作兩種：第一是滲透，雖還不通，但已能滲過去。第二、滲透到一段時間後，才有辦法逐漸暢通。

而一條脈上，有很多點（或稱為穴）。前一點通了，再通後一個點；待整條脈都通過後，才銜接成「一循環」。這「一循環」，在道家又稱為「周天」。常謂的「小周天」，就是指任、督二脈，已能銜接成一循環的意思。至於「大周天」，則包括頭、手、腳和身體。

中醫上所講的「十二經脈」，都有「小周天」和「大周天」。

以上還只是講同一層次的脈。事實上，十二經脈還各有不同的層次，若將層次分為五，則為神、氣、血、筋、骨。五層次乃對應於五臟：心為神，肺為氣，脾為血，肝為筋，腎為骨也。若將層次分為三，則為氣、血、精。故氣者包含神也，精者包含筋、骨也。
將氣的層次，全疏通者，對應初禪。因此，初禪的清涼，只是表層的清涼。

將血的層次，全疏通者，對應二禪。因此，二禪的清涼，便屬肌肉的清涼。

將精的層次，全疏通者，對應三禪。因此，三禪的清涼，乃能沁涼透骨也。

云何三禪為世間最樂的覺受？超越淫欲的樂受？

所以，三禪為什麼是世間上最樂的覺受呢？因為已把最內在的脈，完全疏通了。雖世間男女的淫欲，也可以通脈。但只能通一小部份而已。在什麼時候通呢？在高潮的時候通。因為只能通一小部份，所以是有漏的（精射而漏）。
三禪時，精脈全通，故無漏也。

如果以禪定調脈，調到最後，能夠使那層次的脈，上下全身都通的話，其覺受絕對比局部的通，還舒暢、周遍。如脈能全通，就能不漏（不漏精）。

三果時，全斷貪瞋，貪者乃指淫欲。

所以，從三禪的精脈全通，即可意會三果的「貪瞋全斷」。在原始佛教中，講到證得初果，主要是斷三結，即我見、戒取見、疑。二果則貪瞋皆淡泊，三果乃貪跟瞋全斷。

且所謂的貪，雖人間可貪的事相很多：如貪財、貪名、貪吃、貪睡…等。但經典上所謂的貪，往往偏就男女的淫欲而言。所以，貪者修不淨觀，狹義的不淨觀也是為對治淫欲爾！

故能把屬於精層次的脈全打通，就不會有淫欲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脈不通，才會屯積壓力；因為屯積壓力，才對應有疏洩的衝動。故如脈全通了，就不會有疏洩的衝動。而無疏洩的衝動，即自能斷淫矣！
貪瞋，就氣脈而言，乃有對應關係。上、下、左、右、前、後對稱也。

至於瞋者，以前也說過：不同的業習，對應不同的脈障。一般而言，貪習偏在下部，瞋習偏在上部。且依我個人打坐的經驗，身上的氣脈還會有「對應」的關係：以中心為準，或上下對應，或前後對應，或左右對應。所以，下不通，一定也對應了上有某一點的不通。前不通，一定也對應了後有某一點的不通。

今天小參時，有人告訴我：他本來腳很痛，一直都不通。到後來，竟是頭先通了，腳再通。我說：「這乃為它們本來就有對應關係。」所以如一直在意於腳的不通，故將心氣都專注於腳，卻適得其反，南轅北轍爾！

貪瞋全斷，如從對應關係看，就更明確：瞋在上，貪在下；本就對應也。所以，如能斷貪，就能斷瞋。反過來說，若要斷瞋，也得先斷貪。因在氣脈上，它們本是對應關係。

當然在心法上，貪瞋也是對應關係。為什麼瞋呢？因為求不得，所以瞋。而欲求得者，即貪也。所以為貪不得，而成瞋也；故能斷貪，即能斷瞋。

因此在經典上，有時候是講斷貪瞋，有時候是講斷無明跟愛欲。為什麼只偏講斷愛欲呢？因為能斷愛，即能斷瞋。

故從脈法來看，因屬對應關係，所以能通此，便很快能通彼。能斷此，也很快能斷彼。簡言之，若上下的氣脈皆通，即屬初禪的證量。上下的血脈皆通，即屬二禪的證量。上下的精脈皆通，即屬三禪的證量。

云何為四禪？通暢無礙故，妄念不起。粗息不再故，止出入氣。毛孔呼吸還存在也。也應粗細脈全通，才能毛孔呼吸也。

到了四禪，除了「心一境性」外，有些經典還說：四禪能止出入息，即不再有呼吸進出的現象。

那麼，四禪為何能止出入息呢？以我瞭解，應該是鼻息沒有了，但猶有毛細孔的呼吸。為什麼能夠止鼻息呢？除了四禪是捨念清淨，因沒有妄念，就沒有呼吸。

其實，應倒過來講：因為脈很通，而沒有障礙，就不會有妄念。因為有障礙，所以有妄念。如果障礙很少，會消耗的能源就很少，故需要補充者，也不多。所以用毛細孔呼吸，就足以維持新陳代謝所需要的量。也可以說，因脈很通了，才能用毛細孔呼吸。故到四禪時，就可止出入息了。 

因此，從氣脈的角度來看，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的證量，這反而更切實際。而用心法去講的五種功德、四種功德，其實講到最後，也很難搞清楚現在已有什麼功德。

從心法入的定，容易退失

而且，我的看法是：從心法入的定，非常容易退失。只要一下座，大概就退失，全還給它了。甚至未下座，即退失矣！而從脈調好而產生的定，則下座之後，還能保任一些。
云何行住坐臥都是定？脈通也。如虛雲和尚、憨山大師等。

有些書上說：行住坐臥都在定中，這可能嗎？如果脈全通了，即可也。因為脈全通，既上座也全通，下座也全通，都不會有障礙。而沒有障礙，就沒有妄念。故雖能夠覺知、反應，但卻沒有妄念。

像明朝的憨山大師於《年譜》中說：老和尚只要盤腿上座，眼睛一垂，就入定了。你想：我打七，連續七天精進用功，入定一個影子也沒有。怎麼他老人家眼睛一垂就入定了？

這個還不稀奇！近代虛雲老和尚在雲門事變時，紅衛兵的棒子還沒打下來，他已入定了；且入定後，還跑到兜率天去了。在這種緊急狀態中，他怎麼入定的？大部份人大概都嚇得屁滾尿流，哪可能安定呢？這表示他們乃行住坐臥都在定中。所以，只要將心一攝，就入定了。聽起來很神，但功夫是慢慢成就的。

眾生有三類

身心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，來看心法與調脈的關係便會更明確。雖就心法而言，不宜多講氣脈的現象。講多了，既會讓某些人更執著，也讓別人懷疑你像外道。

然眾生有三類：第一類乃上根者，只要修心法，身法就跟著成就了。所以，他沒有調脈的需要。譬如在原始佛教所看的，及中國禪宗所示現的，大概都是這個樣子。第二種為中根者，只有修心法是不夠的，還要疏通脈結，才有辦法慢慢成就。第三種乃下根者，要先修身法，才能修心法。為什麼呢？有些人你跟他講經，他聽了老半天不知道你在講什麼；或者今天勉強聽進去一點，隔天就忘東漏西的，見不到影子；或者勉強抓了些資料，再怎麼串就是串不起來。為什麼呢？他的脈，都淤塞不通。甚至有些人，同樣的問題一問再問，還搞不清楚，結仍未打開。

所以，這些人你叫他先去打坐，不要想那麼多；坐到脈通時，也許就清楚了。我記得在原始佛教，有位周利槃陀伽，笨得要死，再怎麼跟他講經說法，就是沒有用。佛陀最後叫他去掃地，掃到最後，竟也能證果了。

眾生有三大類，上根的只要修心法就好，今天上根者在哪裡？誰自信是上根者？至少，我不是上根者，也教不起上根的徒弟。所以乃以中根的標準，而自用功。所以，接觸我的人都知道，我既對正知見的確立非常重視，同時也費心於禪坐調脈。

其實，就禪坐而言，我很羡慕那些身體都沒有覺受的人，因可單純地用方法。但為我的身體比較敏感，所以有很多覺受；覺受多了，就能夠把這些現象，前前後後串起來，而瞭解其源由。

所以，我今天講這麼多，其實多不是聽來的，而是坐出來的。坐多了，就慢慢知道了。然今天所講有關調氣脈對應禪定的層次。最後還得申明：這還不是定論。因為在佛教社會，相信有很多人不會茍同這種說法，而我自己也沒有十足的信心。所以各位聽聽，當參考而已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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